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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主要勾勒上海区域文化与区域文学之间的历史的、动态的关系，并以此检 

讨上海目前的文学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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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题目主要为了勾勒上海区域文化与区域文 

学之间的历史的、动态的关系，并以此检讨上海目 

前的文学创作。 

众所周知，上海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之一。 

在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化南移，上海地 

区的文学创作曾经出现过一个高峰期，其余脉一 

直持续到40年代。那是一次文学地质层的造山 

运动，移来或就地崛起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重 

要或最奇特的一些峰峦：鲁迅、郭沫若、茅盾、郁达 

夫、巴金、沈从文、叶圣陶、林语堂、梁实秋、丁玲、 

艾青、丰子恺、夏衍、田汉、胡风、施蛰存、张爱玲、 

钱锺书、王辛笛等。有的作家虽然后来如大雁离 

去，但雁过留声，他们在上海创作了自己一生中最 

重要的作品。如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艾青 

的《大堰河我的保姆》，钱锺书的《围城》等。中国 

现代文学的大半壁江山，几乎都集中在海拔几乎 

为零的小小的上海版图上，仿佛要通过长江的出 

海口把中国的文学推向世界。这真是世界文学地 

理学上的奇观。究其原因，当时的上海是中国经 

济、文化等方面最发达也最开放的城市，尽管充满 

着半殖民地的污泥浊水，也有政治压迫和精神危 

机，但仍如强大的磁场一般，吸引了周边城市和内 

陆城乡谋求生存和发展的文学青年们，其中有的 

则是从海外留学归来的，纷纷在此落地生根、开花 

结果。这里有结社和办刊的相对 自由，拥有国内 

最多也最有影响力的文学社团和报刊杂志，文学 

家们基本上以社团和刊物为中心形成 自己的流 

派，并进行文学论争。当时并无“引进人才”之 

举，正如梁实秋所说：“上海这个地方并不曾请我 

来，是我 自己愿意来。”(《住一楼一底房者的悲 

哀》)所谓“文化南移”，主要指的是从北平移到了 

上海。作为一个移民社会，华洋杂处、中西荟萃， 

不仅在物质和经济上成为当时远东最繁华的国际 

大都会，素有“东方巴黎”之称，更重要的是“文化 

移民”，尤其是文学艺术人才都先后蜂拥而人，或 

进进出出，繁荣了这个城市的文化，其中成就最辉 

煌的是小说、散文、戏剧、电影、音乐、绘画和外国 

文学的翻译，同时也繁荣了出版市场和其他文化 

产业。可以说，上海当时的文学人才，除极少数 

外，几乎都来自于外省市。从谱系学上说，他们没 

有上海血统，绝大多数是来 自五湖四海的他乡移 

民。对多数人来说，上海这座国际都市是陌生的 

“他者”，而非他们的身体自小触及和习惯了的出 

生领地。他们带着乡镇小城的经验烙印，在“十 

收稿 日期：2004-01-01 

作者简介：王纪人(1940．)，男，上海市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艺学研究。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第2期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拒 

里洋场”、“冒险家的乐园”中开始新的生活，在身 

份上，他们是自由撰稿人、大学教授、革命者，海归 

派，乃至流浪文人。身体和地域的冲撞，使有的人 

产生了严重的不适感，如沈从文，最终他选择定居 

北京，并成为“京派”的领袖，而对“海派”大肆鞭 

挞。而包括鲁迅在内的一些作家则选择了上海， 

是上海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养育了他们，使他们 

具备了世界的眼光，同时他们也助成了上海发达 

辉煌的现代文化。正是他们为上海的文学园地带 

来了乡野的气息、内地深宅大院里的喘息和抗争、 

生活无着而感情同样饥渴的女性的呼喊、知识分 

子的形形色色。他们有的也描绘了上海市民和中 

产阶级的生活、十里洋场的纸醉金迷和半殖民地 

的恶之花。一般来说，他们一面享受着上海现代 

化的便利，一面又持批判的态度。林语堂把上海 

称作“伟大而神秘的大城”，“我歌颂你的浮华，愚 

陋，凡俗与平庸。”(《上海之歌》)胡风的批判倒是 

更理智些：“上海是一个海，但在污秽里面有不污 

秽的东西在潜伏，在腐烂里有健康的生命在生 

长。”(《上海是一个海》)。张爱玲也许是当时的 

上海作家中最认同这个城市的：“上海人是传统 

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 

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但是这 

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我喜欢上海人，我希望上 

海人喜欢我的书。”(《到底是上海人》)启蒙主义 

的批判和呐喊显然是那个时代文学的主旋律，但 

与此同时，具有海派色彩的左翼文学、都市文学和 

大众消费文学都明显地具有上海地域的特征。当 

时的上海文学基本上与世界文学的发展保持了同 

步的态势，除 l9世纪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外，崛 

起不久的现代主义的世界潮流同样浸淫了上海的 

文学，开了中国现代文学的风气之先。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上海文学不再占据领 

先的地位，由于新中国定都北京，首都吸引和集中 

了大批文化人，在文学上同样执其牛耳。此时的 

上海文学地图基本上由三支队伍来绘就。一支是 

巴金、柯灵、王西彦等老作家；一支是来自延安或 

新四军的革命作家，如周而复、吴强和茹志鹃等； 
一 支是以胡万春为代表的新兴的工人作家。由于 

当时的文艺政策继续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 

上的《讲话》的精神，因此基本上以写工农兵为 

主，讴歌共产党、讴歌新中国、讴歌革命英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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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那个时期文学的主旋律，那是国家意识形态 

与严密的体制文化下的主旋律，这一点与当时中 

国文学的整体态势没有太大的不同。即使是以批 

判旧家族著称于世的巴金，此时也写了大量歌颂 

性的小说和散文，如《团圆》、《赞歌集》、《保卫和 

平的人们》、《大寨行》等，虽然满腔热情，却有点 

儿力不从心。周而复的多部曲《上海的早晨》是 

继茅盾《子夜》后写上海资本家的作品，塑造了众 

多资本家的形象，但他们不再是被买办资本家和 

官僚资产阶级挤压的值得同情的对象，而是被共 

产党改造的需要批判的对象。这部长篇的价值在 

于延续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都市文学的区域特 

色。吴强则以革命历史题材《红日》名闻遐迩，同 

样以此为题材的茹志鹃，却从细微处着眼，以女性 

的笔触来抒写革命的人情。至于工人作家的作 

品，因塑造了现代文学史上绝少出现的工人阶级 

形象，也载入了当代文学的史册。总体来看，包括 

上海作家在内的所有中国作家，在这一时期由于 

受狭隘的文艺路线的支配，被要求为政治服务，以 

及不断被要求改造思想和受到各种政治运动以及 

文艺批判的压力，自然不可能自由地创造作品，因 

此即使是其中的“红色经典”，也不能与现代文学 

史上的杰作相提并论。在上海的文学地图上，不 

再有名山大川，只有一片高低起伏的丘陵与沼泽 

地。但与除北京以外的区域文学相比较，仍然可 

以称之为发达的地区。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看 20世纪 80年代以来的 

上海文学地图。如果说新时期的中国文学基本上 

由复出的老作家、曾被打成右派的中年作家和知 

青作家组成，那么在上海，除较晚从武汉到上海的 

白桦等外，第二类作家甚少，在相当程度上使上海 

文学缺乏整体的反思色彩。但巴金作为老作家中 

的代表人物却担当了此一重任，他在这一阶段最 

大的贡献不是纯文学意义上的，而是《随想录》等 

散文对文革的反思和自我忏悔：“我明明记得我 

曾经由人变兽，有人告诉我这不过是十年一梦。 

还会再做梦吗?为什么不会呢?我的心还在发 

痛，它还在出血。但是我不要再做梦了。我不会 

忘记自己是一个人，也下定决心不再变为兽，无论 

谁拿着鞭子在我的背上鞭打，我也不再进人梦乡。 

当然我也不再相信梦话。”“没有神，也就没有兽。 

大家都是人。”(《没有神》)整个《随想录》都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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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这种对由人变兽的忏悔，和对被鞭打而为兽的 

抗议，以及对文革十年这种噩梦与“神”的“梦话” 

的厌恶和唾弃。这种深刻的反思和忏悔，达到很 

大的思想深度和广度，却是这一时期的小说、诗 

歌、散文、戏剧和电影都未曾达到的，在上海当时 

青年一代作家的作品中也较匮乏。康德在谈到启 

蒙时曾说：“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加之于 

自己的不成熟状态。⋯⋯Sapere aude!(要敢于 

认识!)要有勇气运用你 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 

蒙运动的口号。”(《历史理性评判文集》)作为 

“五四”一代的老作家，巴金在经历把人变成兽、 

神剥夺人的理智，使中国人不再能自己思考的浩 

劫后，痛定思痛，真正发扬了五四启蒙的精神，可 

以说，他是新时期文学新启蒙的最杰出的代表。 

正如 1983年法国总统密特朗在上海给巴金授“法 

国荣誉军团勋章”时所说的，“您就是中国形象本 

身，一个经过若干世纪的考验所锤炼的，并且不断 

从自身中产生复兴动力的、兄弟般的中国的形象 

本身。” 

近二十多年来上海地区创作精力最旺盛、产 

量最高的是“知青”出身或比他们资历较早的一 

批作家。他们受全国性的反恩和创新的文学潮流 

的影响，同样经历了“伤痕”、“反思”、“寻根”等 

阶段，在艺术上逐渐形成写实和先锋等多元的格 

局，如余秋雨、王安忆、王小鹰、叶辛、赵长天、陈 

村、竹林、孙颐、赵丽宏、陆星儿、宗福先、俞天白、 

程乃珊、蒋丽萍、殷慧芬、陈丹燕、唐颖、沈善增、王 

晓玉、王周生、潘向黎，还有已故的戴厚英、李肇正 

等，孙甘露、格非则属于先锋派，且有全国影响。 

其中，王安忆在题材、叙述上不断进行新的探索， 

如《叔叔的故事》等，当两者构成一种张力时，往 

往取得双赢的效果，从而使她超越了较单纯的写 

实和形式实验的局限，而引人瞩目。在城市与文 

学、城市与人物的关系上，俞天白采取更直接紧密 

和宏大叙事却类似报告文学的方式，如他的大上 

海系列。更多的作家在叙述上海这座城市和上海 

人的历史或现实时，从一个具体的阶层个体、里 

弄、单位切入，注重具象和细节，显得更具文学性， 

但往往被指责不够大气或未能直接反映城市变革 

的大现实。前者涉及创作格局的问题，后者则涉 

及敏感性或文学功能的问题，多数上海作家不愿 

意作配合形势的宣传。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除余秋雨的文化散文外，上海当前的文学创作缺 

少更厚重和震撼人心的作品，艺术上的创新也相 

对薄弱，作家的人数不少，但整体水平不如北京、 

南京、武汉、西安等地。施蛰存生前指出：“中国 

当代文学不如三十年代。当代作家对文学的认识 

比较肤浅，用一点小聪明，只看到表面，看不到社 

会现实深处，中国文学最好还是三十年代。”(《施 

蛰存：中国现代文学的见证人与参与者》)此话是 

就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两个历史阶段而言的，就 

上海地区的文学而言，这样的比较同样能够成立， 

而且更加确切，尤其是对某些新生代的作家作品 

来说。如卫慧的小说，把大量的时尚元素——酒 

吧、派对、隐私、性色、颓废等另类的人生观和生活 

方式引进作品，使文学成为展示和炫耀官能消费 

主义的娱乐场所，尽管颇有轰动效应，也不无亚文 

化研究的价值，但其肤浅流俗则是显而易见的。 

对于上海文学地貌的趋向于低地化，评论界 

也有不少议论，有的从作家主观方面寻找原因，有 

的则从地方意识形态方面寻找原因。在此我试图 

从谱系学的角度略作分析。目前上海文学创作的 

主力军是已经年过半百的“知青作家”以及三十 

上下的新生代作家。“知青作家”都是上海籍人 

士，尽管有的父辈来自外乡，但到他们这一代已经 

有了上海“血统”。虽然他们在文革中因上山下 

乡(有的则留在上海工厂或农场)少小离家，在 

“广阔天地”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但城乡的 

差别、大城与小城的差别在他们的身体的感性实 

践中构成了两种文化、两种生存方式的激烈冲突。 

当他们年复一年在外乡从事艰苦的劳动和身处低 

水平的生活境遇时，会留恋大城市的相对繁华和 

家庭的温暖，千方百计地想返回上海。在外乡人 

的眼里他们始终是“上海人”：“你们上海人，离了 

上海就活不了了。”而当他们遇赦似地返城后，却 

也会产生对乡村的依恋和在城里找不到自己位置 

的失落，这种文化的冲突和在城乡两面都找不到 

位置的身体体验与切身感受，既是他们的真实的 

存在，也是他们进入文坛时的最初的表达。王安 

忆的《本次列车终点》正是她那一代作家身体体 

验的最确切的描写，小说中写到陈信在拥挤的公 

交车上浑身不自在，因为他横着身子，碰到了别 

人，而被斥为“外地人”，后来弟弟教他要侧着身 

体站，才找到了“安定的位置”，“站稳脚了”。看 

99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第2期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正 

似一个细节描写，却活脱脱地写出了在上海这个 

城市曾经特有的生存境遇和上海人的身体的存在 

方式和生存体验。整整一代上海知青作家终于通 

过自己的努力而功成名就，可以说，他们真正地在 

上海文坛“站稳脚了”，其中有相当的数量还被任 

命为文化官员，成为文化政策的制订者或执行人。 

但是上海人在狭窄的生存环境中养成的一套生存 

技巧或身体体验，已潜移默化地指向了他们整体 

的生命活动。即使公交车已不那么拥挤，住房条 

件也大大改善了，道路也拓宽了，上海人变得更优 

雅潇洒了，但他们的感知结构、感知图式和生存观 

念没有太大的改变，他们多半循规蹈矩而缺乏汪 

洋恣肆的想象力，缺少越轨的举动。这不只是上 

海人的性格，也是上海的意识形态，它造就了上海 

的稳定，也造就了上海文化体制和艺术规范的保 

守。即使哪个作家敢于改变一下自身根深蒂固的 

上海人性格，不再侧着身子站，在艺术创作上越雷 

池一步，但在强大而保守的文化体制下，也不大可 

能真正前进半步。这一代上海作家的身体谱系， 

他们的上海血统和出身，以及他们的身体所处的 

文化体制，决定了在可以预期的将来，不可能在这 

块版图上崛起真正的文学高峰。但谁能真正预测 

上海文学的未来呢?正如福柯所说：“历史力量 

以某种方式作用于人的身体，并且也通过人的身 

体而发生作用，但这种方式却不能从一种总体的 

历史规律中来加以解释。”⋯ 

上海作家其实很勤奋，每年都推出新的作品， 

数量可观，总体质量也是在平均线以上的。有的 

作品不看不知道，看了才知道写得是蛮好看，也蛮 

扎实的。如果罗列出来，可以开出一个长长的清 

单，但人们总是感觉到不如有些外省市的一些作 

家动静那么大，成就那么大。我想原因是多方面 

的。在我的印象中，上海本土作家大多不会自己 

炒作自己，他们比较矜持，有点洁身自好，就像住 

在老公寓里的绅士淑女一样，一生都是安安静静 

的，不会声嘶力竭地大喊大叫。或者可以比作夹 

弄里的名厨，以为酒香不怕巷子深。所以他们不 

好意思勾结评论家为自己叫卖，市场意识是比较 

缺乏的。上海本土作家比较注重游戏规则，没有 

匪气，不大会做出格的事，这当然有利于安定团 

结，但其实为人需谨慎，为文且需放荡。因为循规 

蹈矩惯了，创作上也形成了驾轻就熟的习惯模式， 

不想再伤筋动骨瞎折腾了，这几年艺术上的创新、 

题材的拓宽、意识的前卫，就相对少了些，而前几 

年还有点，如陈村的《鲜花和》。其实这种状况也 

与上海血统作家的身体体验、感知图式和生命指 

向大有关系。上海当前的文学创作缺少更厚重和 

震撼力的作品，这始终是大家的一块心病。但我 

相信，随着上海城市的进一步开放，作家会调整自 

己的心态，变得更大气、汪洋恣肆一些，甚至脱胎 

换骨一番也是可能的。移民作家的进入，也会改 

变作家群体的固有结构。回想一下上个世纪 3O 

年代，那么多移民作家从乡土、小城涌人，或海归， 

不仅使上海的文学地图大为改观，也利用上海的 

文化优势使自己上升为中国现代文学星空上的巨 

星。如果想赶上3O年代的红火，还有一个先决条 

件，那就是上海要重新成为中国的一个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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